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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钱塘江大桥，让茅以升名垂青史——他正是这首座

由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公路铁路两用桥的缔造者。而“爱国”

二字，更是他心中始终架起的精神之桥。

投身桥梁，只为报国有门

1911年，15岁的茅以升考取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

大学）。当时他未赶上清华考期，转考唐山学校，心中不大衷

爱工程专业，受时代影响，一度想弃学投军，但是被母亲严词

拒绝，甚为苦闷。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走进唐山路矿学堂的礼堂作演

说，为茅以升的一生指明了方向。孙中山先生热情洋溢地说：

“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大军举行起义建立民主的政

权；另一路大军则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

的面目。办工厂，开矿山，实行大机器生产……凡此种种都离

不开交通运输。中国要富强，仅交通开发一项，就要修10万

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同学们在路矿学堂学习采矿、筑

路、造桥，也是为革命。希望大家努力学习，蔚为国用，承担起

历史重任。”

这位历史巨人是茅以升青少年时代最崇敬的人。按照孙

中山先生所说，修铁路、筑公路，都离不开架桥，桥梁专业的学

生报国有门了！展望前程，茅以升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这也给予他更多学习的力量。当时学校都用英语讲课，

选用国外最新教材，学生没有课本。茅以升制定了一个非常

严格的学习计划并合理安排时间，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扼要

记录，下课后参考外文书整理笔记，并进行复习。在学校待

了5年，茅以升整理了200本笔记，摞起来有一人这么高，大

概有900多万字，相当于每天写5000字。

茅以升在唐山路矿学堂就读时，经历了多次考试，发榜常

常都是第一名。毕业考试时，他不但把规定的必答题都答了，

而且选答题也全答对了，老师破例给了120分。这张考卷一

直保存在学校里。

在海外组织活动，声援祖国

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后，茅以升考取公派赴美留学。在

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匹兹堡一家知名桥梁公司

实习。其间，意外发现卡耐基理工学院招收工学博士，还特别

开设夜校，21岁的茅以升便决心白天做工，晚上读书，誓要攻

下博士学位。

从1917年秋天到1918年12月，除了星期天，茅以升几乎

每个清晨五六点钟就出门，匆匆赶往火车站，先去桥梁公司实

习，晚上7点前赶到卡耐基理工学院上课，9点半方可回到寓

居的房东家，“终日无片刻余暇”。

在极其紧张的状态下，茅以升坚持了500个日夜，终于用

一年半的工余时间，读满了别人白天上课需要一年才能读完

的学分。为了专心做好博士论文，茅以升提前结束了实习。

没想到博士论文研究最紧张的时期，茅以升却抽身主持了两

场“中国夜”活动。这一切都源自游子对祖国的热爱。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以一战战胜国身份

参加，却受到战败国的待遇。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荒谬拒绝

中国的正义要求，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
交给日本。消息传来，茅以升按捺不住义愤，着手组织留学生

运动。他先是代表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在匹兹堡两大报纸投

函，抗议巴黎和会的无耻决定，要求美国主持公道，得到美国

社会同情。

为了扩大影响，留学生会在4月30日晚，举行一次规模盛

大的“中国夜”宣传大会。除请名人演讲外，还表演了许多具

有东方色彩的节目，包括东方戏法、踢毽子、古琴及三幕京剧

《孝义节》等。晚会大获成功，第二天，匹兹堡各大报都登载了

“中国夜”的消息，并发表同情、支持中国留学生正义行动的评

论。茅以升等游子在海外声援了祖国。此后，由于国际上“山

东问题”久悬不决，茅以升等继续宣传呼吁，于10月再次

组织“中国夜”活动。

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大桥

钱塘江大桥是茅以升的代表作。他与搭档罗英以及建桥

技术人员、工人等发挥聪明才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建成了

钱塘江大桥。

他们在建桥时发明了“基础”“桥墩”“钢梁”3种工程上下并

进、一气呵成的新方案，并且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运法”，全

部工程中实行了半机械化，甚至还使用了微波电话等新技术。

当时茅以升的办公室设在六和塔旁，想了解江底施工情

况，无法及时互通消息。为此，他在美籍华人电讯专家赵增珏

教授的帮助下，使用微波电话发射，通过水面传到江底，解决

了通讯问题。当大桥施工遇到打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

斜等现象时，他发现土力学是项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当时国际对土力学的研究刚刚开始，茅以升刻苦钻研，还

将大桥的土质标本包装送到国外研究机构代为分析、做试验

研究，并设法从国外找来有关论文资料，复印给桥工处的工程

师，齐心协力解决困难。

以上种种，使钱塘江大桥工程工期最短、工款最少，而且一经

建成就具有世界水平，远远超过外国人在中国修造的十几座大桥。

颠沛流离中不辍弦歌

茅以升不仅是桥梁大师，也是教育大家。

他留美归来，24岁就担任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西南交通

大学前身）教授，此后又在东南大学等多所大学任职。

抗日战争期间，茅以升为唐山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前身）迁校、复校呕心沥血，历尽艰辛，为大批失

学的流亡青年创造学习环境和条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唐山

沦陷，学校如同无形解散。校友们自发组织复校活动，推请茅以升

出面力挽危局。当时，还没得到政府的正式任命，湖北武汉、湖南

长沙等后方城市的报刊上，竟刊出《茅以升招生启事》的新奇广

告，学生纷纷从各地赶来。直到1938年2月，教育部才给茅以升

下达正式任命。

茅以升四处奔走呼吁，获得全国校友大力支持，得以把流亡

学子聚在湖南湘潭，把钱塘江大桥桥工处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

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前身）两个单位设在一起办公、学习。当时

100多人挤在只有二十几间房的陶公祠里，连黑板都没有，学生

们坐在地上上课。

学校刚刚贴出第一张新生榜，就被敌机投弹炸毁，电灯

也被炸坏了。茅以升和同事们举着蜡烛，重新写了一张，第

二天又贴了出来。不久，师生越来越多，茅以升又四处托

人，先迁到湘西永丰县的杨家滩，后又迁到贵州平越。在战

局万变的情况下，他历尽艰辛，为战火中的流亡学生营造学

习知识的园地。

茅以升用一生树立了一座中国科学家的丰碑，他以爱

国的热忱、报国的功绩、开拓的勇气、不渝的奋斗、

崇高的风范，持久地感召着后来者、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作者系《桥梁以渡茅以
升》传记作者、科技导
报社编辑）

在我心中，父亲既是懂建桥筑梦的人，也

是懂温情生活的人。

“奋斗，征途之桥”
不干涉子女兴趣，只要求有真才实学

父亲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民主之

家。他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业很上心，却从

不强迫我们，格外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发展。

他不规定我们必须做什么，让我们顺着自己

的心意发展，只要求我们把该做的事、自己喜

欢的事做好。

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各自选择了不同的

路，有的搞音乐，有的做药学，有的研究文

学。我喜欢文学和历史，曾有过当文史教师

的梦想。他曾经跟子女们说：“不管你们将来

想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得有真才实学。”

虽然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像父亲那样

从事桥梁工程，也没做出他那样大的成就。

但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

努力，没辜负父亲的期望。

在特殊时期，刚刚初中毕业的我被分配

到烧瓷厂工作。父亲对我说：“你是我们家的

第一个工人，应该感到骄傲，好好地去工作。”

父亲还送给我6个字：“先做人，后做事”。

父亲的教导，支撑着我走过了那些艰难

的岁月。我虚心向师傅们学手艺，多次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在工

作之余，我把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了

自学上，拿到了硕士学位，圆了自己的深

造梦。

父亲说的“做人”，含义很广。其中让我

感受最真切的，是他待人的善心，尤其是对孩

子们的爱心。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的客厅总

来一批又一批的少先队员，父亲会拉着他们

的手，亲切地讲自己小时候立志的故事，还有

各种有趣的科学知识，孩子们都亲热地叫他

“我们的茅爷爷”。

“科普，育才之桥”
他的愿望是看到儿童热爱科学

“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这是父亲

常挂在嘴边的话。哪怕到了80多岁，他还常

常去学校、少年宫，给孩子们作科普报告。

父亲对科普工作的关心，始于20世纪30

年代。1932年，一位朋友带给他美国科普作

家大卫·狄慈斯的《科学的故事》，说这本书连

外行人都能被吸引。父亲借来一读，当即就

萌生了翻译的念头，他说：“把它译成中文，就

能让更多不懂自然科学的人看懂了。”后来，

大哥茅于越自告奋勇做翻译，父亲自己逐字

校对。这本书最终在 1937 年 7 月出版，果然

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父亲曾说：“科普与科研是塔基与塔尖

的关系。没有塔基的宏大坚固，就没有塔尖

的刺破云天。”修建钱塘江大桥时，他为《科

学画报》连续写了8篇文章，把建桥的最新进

展讲给大众听；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他又

为“大型管柱钻孔法”撰写科普小词典，发表

在报纸和《科学大众》中学版上。他的科普

文章总能巧用比喻、善引典故，读起来生动

又有趣。

1963年春，父亲的《桥话》在《人民日报》

上分四次连载，里面讲了中国古代桥梁的科

学、历史和文化，深受读者喜爱。后来，全国

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时，毛主席还特

意对父亲说：“你写的《桥话》我看见了，写得

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呢。”父亲

每次跟我们提起这件事，都难掩激动。

到了晚年，父亲因为高度近视患了眼疾，

几乎失明，却还想为孩子们写科普文章。我

就用硬纸板为父亲镂刻成方便书写的格子，

使他在写作时可以摸索着，避免字句的重

叠。他每日趴在桌上，笔耕不辍。他希望，孩

子们这一科学大军后备力量快快成长起来。

他说，这是“我们老科学家的愿望”。

父亲对科普事业的热情倾注也深深感染

了我。后来，无论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是

推动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相关工作，我都始终重视科学教育

和科学普及问题。

为推动基金会的发展，助力科学普及、科

技创新，我全力奔走筹款。其间虽历经困境，

但每次见证活动成功举办，内心便满是热忱

与欣慰。多年来，基金会先后在浙江杭州创

办茅以升实验学校，在江苏镇江设立茅以升

中学，并在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东

南大学、宁波大学等开设“茅以升班”，旨在激

励青年学子传承茅以升等老一辈科学家精

神，厚植家国情怀。

依托基金会非官方的灵活机制，我积极

推动两岸科技界交流，组织多场互访活动。

临行前，我常叮嘱同行者，既要缔结技术伙伴

关系，更要建立情感联结，主动贴近民众、增

进了解。

这些努力成效显著。台湾青年代表团

来访大陆时，无不惊叹于北京的繁荣与大陆

桥梁建设的宏伟成就。通过实地走访，他们

深化了对大陆的认知，增进了民族情感，与

大陆同胞结下深厚友谊，令我颇感欣慰。

父亲为国家架起了跨越江河的大桥，也

为子女架起了通往理想、懂得担当的桥梁。

（作者系茅以升女儿、北京茅以升科技教
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